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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王明建
(成都体育学院武术系，四川成都610041)

摘 要 通过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2个村落中不

同的武术文化实践。以“他者”为视野，依据陈家沟村民“会／不

会太极拳、师承名家、培养高手”而区分社会群体与阶层的社会

化生活，揭示“太极拳”作为村落民众一个具有显性意义的社会

符号和村民因“拳”而分的社会学意义；透视鲍店庙会将“耍拳”

作为村民凝聚的载体与手段以及社交性礼物的武术社会化生

活，印证村落武术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指出：民间武术文化

表面上体现为武术技艺的绵延，但其背后隐藏着丰富的社会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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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Wushu under Cultural Anthropology}f
WANG Mingjian

Abstract The study adopted field work tO investigate the wushu

practice in two villag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otherness”．the

study divided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can／cannot taijiquan，succeeded from masters and cultivating

experts”．It presented the social meanings when taijiquan was taken

as an explicit social symbol，and reflected the socialized wushu life

when‘‘playing taijuiquan”at temple fair in Miaodian Village was

considered a cagier，means and a social gift．It tes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village wushu and the social life of villagers，showing that

folk wushu culture seemingly presented the succession of wushu

techniques，but it had implied social meaning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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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当前却是以都市文化

为中心，乡村文化抑或是乡土村落相对处于这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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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然而，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人

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说：“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

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

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1o。“村落是人们

彼此最相熟悉而不感陌生的社会”’2。。

在我国，传统武术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包

含有多姿多彩的武术“拳种⋯‘套路”以及“流派”，这些

内容和形式大都根植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以“村

落”为依托，繁衍生息，乃至发展壮大，如陈家沟之太

极拳、孟村之八极拳、京梅村之蔡李佛拳、鲍屯之鲍家

拳等等。村落成为研究中国武术文化现象的一个“微

观全景视窗”。然而，村落的人类学研究在取得学术

成果的同时，包括武术在内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理

论基础却异常薄弱，对寄存于乡土村落中的武术拳种、

套路以及流派的研究大都仅仅局限于“挖掘”和“整

理”，缺乏乡土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联系。运用人类学

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对武术进行系统研究更不多见。胡

小明在《人类学的历程与体育研究》中曾经建言，“在

体育学下属四大学科中，最薄弱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学，

理论大片空白，学科建设几乎是处女地，而文化人类学

正好适合担当这一学科的专业基础理论”旧o。然而，

迄今为止，虽然部分学者开始着手对民族民间体育进

行人类学研究，但是这一现象也并未得到明显的改观，

学科基础薄弱依然成为制约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桎

梏，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显得更为紧迫。对村落武

术进行人类学解读与分析，一方面可以相对有效地吸

收与武术学科有着紧密关系的人类学学科中的理论精

华；另一方面也将深化武术的人类学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河南温县陈家沟与山西长子鲍店2

个村落。

陈家沟是我国陈氏太极拳的发源地，近年来着力

打造太极拳的“源”文化，因陈氏太极拳而名，在我国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从行政区域上划分隶属于河南焦

作温县‘4I。

鲍店作为⋯西长子县的乡镇之一，位于县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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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km，东邻长治市郊区，素有“雄鸡一唱鸣三县”之

称，是长子县4个古集镇之一，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占时曾为晋豫、秦晋的交通要道，镇居民来自全国

17省区，是长子回族居住最多的一个地区。新中国成

立前，镇上斗铺10佘家，店员、掌柜200余人，是县集

镇中最兴盛的一个。鲍店镇自古以商业之繁盛、行业

之众多、交易之广泛而著称，是长子县的一大商业重

镇，驰名上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鲍店镇

成为粮油集散中心：51 49。

1．2研究方法 除了采用文献资料、个案研究等方法

外，还采用了田野调查、口述史、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

(1)田野调查。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

方法，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

主要依据。“田野调查是田野工作者通过熟悉一群人

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知识合法化的一种居住形式”。6。。

在田野里发现和理解民间武术文化已成为武术学者们

共同的心愿。真正的民间传统武术文化存在于民众的

实际生活之中，只有进入田野，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武

术文化的生活魅力和理解民间武术文化的存在价值。

笔者先后于2010年12月、2012年3月、2015年8月3

次进入陈家沟和鲍店进行田野作业。

(2)口述史和参与观察。人类学家在田野里面对

当地人，进入田野的研究者以“他者”的视野进行“地

方性知识”的解读和研究。为了理解当地的社会基

础，获得更高层次的社会解释，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

采用了被称之为“VI碑史”"J”7的口述调查方法获取

资料。口述史“将人们的口述信息作为历史素

材”一”69。作为历史学的分支，近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

关注，如《关于知青1：3述史》。驯用活生生的语言回忆活

生生的历史。同时在调查期间通过“参与观察”亲身

体会了陈家沟之太极拳、鲍店的庙会耍拳，理解当地的

血缘、地缘关系，领悟当地的社会组织结构，为解释更

高层次的公共生活获取了资料。

2村落武术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2．1 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基本视角的乡土村落 对

于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一方面，村落作为农业文明最

普遍的景观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在农业社会这

种地域范围有明显边界的空间，除城镇外，最清晰可辨

的就是村落；另一方面，在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

中，乡土村落的变迁成为撼动历史进程的关键。“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一度成为撬动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杠杆。正由于如此，村落调查始终

是我国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长

期以来，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作业大都是从进

入具体的村落开始的，并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一度让

学界得出“村落研究等同于人类学研究”的结论。这

一看法虽有不妥，却隐含着村落调查对于人类学研究

的重要性和取得的显著性成果。代表性成果有：葛学

溥之《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

会学研究(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费孝通之《江村

经济》、林耀华之《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

究》、王铭铭之《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

研究》等等。这些立足于村落的个案考察成为我国文

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维度。从村落、社区的社会

调查到民族志研究，从曾经的批判到后来对村落、社区

研究的逐步完善和思考，汇聚成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

条主线。

乡土村落对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

仅仅在于其作为“社会构成基本单位”的空间意义，更

在于其“历史和时代产物”的社会学意义。村落既是

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这

一空间生活中的一个群体，此外还是指一种制度性的

组织类型，或是一种紧密的人际关系。从表面看来，村

落虽然是依靠地缘关系形成的，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

中，村落的形成过程是村落群体“地缘”和“血缘”关系

的糅和，其中包含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群体，村落依

靠“地缘”和“血缘”的双重或多重关系而巩固下来。

一方面，因为临近或者是居住环境相对集中，这样的外

部条件使邻里关系或是亲属关系得以加强，所谓“远

亲不如近邻”；另一方面，因为本身存在一定的血缘关

系，社会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家族谱系，生活中的婚姻丧

葬礼俗等仪式活动使家族群体不易分散和流动，进一

步稳定了其群体和聚落。

同时，由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使村落形成一个相

对独立的“圈子”。内部关系密切、交流频繁、生活习

俗丰富等生活状态，使村落形成一个不仅在地理区位

等外部环境上，而且在内部精神需求上可以自我满足

的“自足的生活空问”[9]203。可见，村落作为文化人类

学研究的一般意义，不仅在于其实体性的社会单位，更

在于其“时空坐落”‘1⋯。

实际上，将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

和分析，是我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努力探

讨并取得世界性影响成就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工

作∽丘08。在这一点上和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

生倡导的“社区”研究是相同的。基于此，本研究进行

武术文化人类学研究时强调村落。

2．2 陈家沟之陈氏太极拳 陈家沟虽因拳而名，但实

际上也只是我国万千村落中的一个，是由地缘和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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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而巩固下来的。对于陈家沟的由来，陈家沟太极

拳博物馆对其具有较清晰的记载：“始祖陈b，原籍山

西泽州郡，后迁至山西洪洞县。明洪武七年(1374

年)，迁居河南怀庆府，先居陈卜庄，后定居长阳村，因

陈氏家族壮大，后更名陈家沟。”陈家沟作为陈氏太极

拳传承发展的小群体社会，在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的稳定结合、充分互动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共同

生活方式与建立在太极拳基础上的种种文化规范。如

新中国成立之前陈家沟民众的“忙来时种田、闲来时

练拳，拳练成了，有时便出去走镖，老了，便归耕地故

里”的生活方式。以后，陈家沟村落组织的实体性因

为国家政治的系统渗入而得到加强，作为地域武术文

化的太极拳开始显露新的生机，陈家沟不再依靠单一

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产业活动，太极拳也不仅仅再是

大人和孩童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遣。太极拳作为一种

技术资本开始在乡土性社会中延续，这种延续在改革

开放后期进入发展的高潮；并由此撼动了长期以来陈

家沟赖以生存的“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长久以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和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无论是历史上各个时期是否

呈现松散与内聚、开放与闭塞等种种变化，唯一不变的

是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经济生活的自足，村落内部形

成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格局，或者

包括将农作产物对外销售，然后购买自己所不足的衣

服等生活必需品，无不与土地密切相关。当然，由于土

地关系的束缚，村民不易走出村落，对外界信息的理解

相对闭塞，只能相对依靠亲友间的走动等获取信息。

改革开放打破了陈家沟的封闭状态，也动摇了村民与

土地的关系。村落民众因“拳”而分，因“拳”而异，或

知名或无名，或贫穷或富裕，或精英或大众。太极拳成

为村落民众的一个具有显性意义的社会符号。

因与太极拳关系的不同，陈家沟的民众相应划分

为2个大的社会群体：其一为“会太极拳者”；其二为

“不会太极拳者”。“会太极拳者”又因其是否嫡传或

技艺精通与否等区分为太极拳“村落精英”与“普通的

太极拳传习者”。所谓太极精英，首先是具有严格遵

照中国传统武术建立起来的“传承谱系”，是经“师徒

传承”延续下来的太极拳之技艺传人，这一点对精英

尤为重要，是对太极拳技艺和身份普遍的社会认同，也

是被其他民众接受的标志之一。武术作为我国具有明

显传统意义的文化现象，师徒关系历来受到重视，在中

国的武术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并具有重要的社

会学意义。武术文化中的师徒关系，在于其通过拜师

仪式构建的类似于“血缘关系”的宗法体系。在武术

技艺传承中，要想成为师门正式弟子，需要经过师父长

期的观察和反复的考验，符合和达到一定的条件后方

能申请成为其弟子。在拜师仪式上，徒弟需要行拜师

礼、呈拜师帖，方能人门，并成为师父的入门弟子，亦成

为嫡系弟子。先入师门者为师兄，最后入门者为关门

弟子。如若未经“拜师递帖”的拜师仪式，并不算作入

门。在陈家沟，以陈氏太极拳为纽带而形成的师徒传

承关系，是陈家沟太极拳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徒

弟作为太极拳技艺的承担者，师父以具体的传授行为

将拳理、拳法在弟子身上递承相传，让弟子习得师父的

技艺，进而使太极拳得以维系和发展。当然，这样的传

承关系实际上也符合人类社会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尤其是某种传统技艺的延续。以此为参照，同时根据

社会的认可度和知名度，目前陈家沟的太极精英有陈

小旺、陈正雷、王西安、朱天才，4人皆有较为规范的传

承谱系(图1)，并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身份认同，民间将

其称为“四大金刚”。这4人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太

极拳公司或学校，其本人也成为陈氏太极拳的代表性

符号和标志。

作为村落里“普通的太极拳传习者”，并非完全以

技艺为区分，其区分者有二：一是是否为嫡系的太极名

家，如陈照丕；二是是否培养了具有较高社会知名度的

徒弟。当然在这部分人中有一部分人虽未具备名家和

名徒的条件，但通过个人感悟，习得了精炼的太极拳

术。这部分群体虽没有如“四大金刚”般有名或社会

地位，但通过太极拳取得了实惠，完全摆脱了土地的束

缚，以“拳”致富，成为专职太极拳师。当然，在“普通

的太极拳传习者”中还有一部分虽然未“进城”授拳，

选择在村里经营武馆，也早已剥离了对土地的依赖。

可见，村落太极精英的生活方式显然已由“面向农村

的职业生存”模式向“面向城市的职业生存”模式转

变，也许其亲属仍旧生活在村庄，但实质上，他们已渐

渐远离或介人城市生活的逻辑之中，将公司收益或者

教拳授艺作为迁移城市或者“剥离对土地依赖”的资

本积累。乡村太极精英已逐渐失去了对村庄生活的认

同，村庄已很难为其建立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

随着乡村太极精英的“城市化”，同时加上改革开

放以来，代表工商业的城市不断扩张和膨胀，固守农业

本位的村庄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当然，在村落

里的“会拳者群体”中，大多数是并不知名的太极拳师

或太极拳习练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乡村太极精英明

显不同，他们羡慕村里太极精英“城市化”的生活方

式，但由于物质或精神上又无力完全摆脱对土地的依

赖，是“面向村庄的兼业生存”方式而存在。这部分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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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陈氏太极拳主要传递系统

Figure 1．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en Taijiquan

落民众在生活逻辑上服从于村庄生活，但由于村庄内

部的社会竞争和生存压力，导致了大部分的村落民众

半工半农的兼业行为，他们或设“家庭武馆”，或在农

闲时进城从事与太极拳相关的工作，以此增加家庭收

入。目前陈家沟的家庭武馆多达数十家，各种太极拳

学习、培训的广告也随处可见。

2．3 山西长子鲍店之庙会耍拳 村落作为相对固定

的地域和家族群体的聚落空间，具有相对封闭的社会

属性：其一，农民和土地之间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具备

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其二，农村是相对的熟人社会，

民众之间具备相对紧密的亲属和邻里关系。物质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自足性减少了村落民众走出村落的可

能，与外界信息的互动和了解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员

相对集中的公共空间内。在鲍店，村落民众成员之间

产生“社会互动”的场所是“集市”与“庙会”。其中庙

会耍拳成为鲍店村落民众“集体记忆”的核心。

实际上，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村落不仅具有

依靠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形成的“实体性”，同时还具

有“自我意识”-9。2”。在表层的社会生活之下，潜在于

村落民众共同的价值体系，并由此构成集体的认同意

识。在日常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这种集体认同意识

并不明显，但当村落内外发生非常规的自然或人为侵

扰时，村落的集体意识便如同人体“应激”一般展现出

来，并变得强烈。这种属于集体的自我意识会进一步

激发亲缘团体或邻里关系的认同。在历史上，村落里

面l临的很多如“洪水”“抗旱”等自然危机大都是通过

集体意识而度过的。山西长子鲍店的庙会活动，其社

会学意义便在于是构成和展现村落自我意识的重要场

所和机会。

庙会作为被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现

象，其产生、存在演变与发展与乡民百姓的生活息息相

关。从源头上讲，庙会源起于古代社会对神的祭祀。在

古代乃至近代的中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庙宇，庙宇内

供奉神像以供乡民百姓祭祀。《长子县志》载：“长子历

代建造的寺、庙、观、祠、楼、坛有百余座。居僻壤山庄小

村无力建庙者，也要搭席设祭。各寺庙没于祭期，香客

纷至，商贩云集，俗称‘庙会’，庙会常以一村一镇或数村

联合举办，凡有神庙就有庙会，各庙会均有固定日期，全

县一年大小庙会不下百次”∞"”(表1)。

在鲍店庙会中，周围各村的民众会组成各种表演

队伍，如秧歌、鼓队、旱船、跑驴等。在这些民俗活动

中，庙会耍拳尤为引人关注，成为鲍店区别于其他庙会

或者显示村落实力的重要内容。庙会耍拳显示了村落

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在庙会期间，除了集中游行之

外，还会受到临近村落的邀请，村里组织会班进行排

练、遴选，到各村进行展演，所到的村落会相应准备一

定的“礼品”回赠。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是村落里庙会

的“闹红火”促进了村民习练武术的积极性。庙会耍

拳则成为促进当地民众进行习武的主要动因。早期的

主要传播者有王春阳、薛秀则、李银库、侯长富、李天祥

等村民，他们的祖上大都是由河北、河南、陕西等外省

迁入鲍店，其传播的武术内容较为杂乱，包括大红拳、

小红拳、六合、单刀以及武术对练等样式。在后来

的传承与发展中，由于村民庙会耍拳“闹红火”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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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长子县部分庙会统计

Table 1 Part of temple fairs of Changzi County

由，在套路的传播中，能够引起“观众”较大反响，表演

性较强的“武术对练”样式(如虎头钩、和平拐、杀四门

十八刀、三禁枪、梢子、六棍、连锤等)则得到了更好地

传承与传播。

从某种意义上讲，鲍店庙会的耍拳传承了鲍店武

术，但这种文化的传递更多的是庙会本身，而非武术，

武术文化只是庙会若干环节中的一个具体的文化具

象。这一点和陈家沟相对独立的师徒传承结构明显不

同，经由鲍店庙会耍拳而延伸产生的“学拳”等活动，

并非独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延伸至全体村落民众的生

活中，并和庙会相结合，形成村落的集体意识。庙会耍

拳则成为“娱神娱人”的载体，并非独立存在。当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乡村庙会也在发展过程中发

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功能特性发生了变化和调试，

乡村庙会也逐步由浓重的“神性色彩”向强化的“人性

色彩”迁移，具体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

(I)乡村庙会由宗教集会拓展为集市贸易。这．

点在鲍店庙会上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到了近

代，“借庙会之名，行商贸之事”已成为一种常态。鲍

店庙会脱离祭祀，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与经济贸易

的主要依托和载体。

(2)庙会逐步由酬祭供奉的庄重仪式拓展为娱神

娱己的文艺表演。在鲍店，村民热衷的“耍拳”便是一

种“娱神娱人”的庙会表演。由此可见，虽然乡村庙会

在历史的演进中存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是从其发展

的趋势与特性来看，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人神关系”已

有了较大的改变，表现为人对神灵的依附逐渐减弱，甚

至消解。在庙会上，鲍店村民的“耍拳”活动，实际上

就是这种新型“人神关系”的建立。在形式上，“耍拳”

是对神灵的敬畏和仪式的表达，但本质上“耍拳”是为

了满足当地村落民众多元化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当

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乡村集市和庙会已逐步消

减、弱化甚至消失，立足于地缘和血缘的村落整体也面

临着逐步消解和重构的过程。

3 结束语

在迄今为止的武术文化研究中，学科基础薄弱、缺

乏学科支撑依然是深化其研究的软肋。如何借助人类

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间武术的生存和发展，从人类学

理论中的“文化”“他者”“地方性知识”等维度解读武术

文化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越来越多的武术文化研究

者已意识到，武术拳种抑或武术技艺并非独立于社会发

展之外，武术文化的传承抑或是保护，应当将其置于整

体的社会生活中进行理解。立足乡土社会，以村落为视

角，采用“眼光向下”的学术视野，“自下而上”地研究中

国民间武术文化，关注基层社会、村落大众的日常生活，

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审视村落武术发展过程与村落政

治、经济基础中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无疑

将超越村落武术这种乡土社会小传统的界限；而在社会

与文化变迁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视野下探讨其

发展问题，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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